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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年
前
到
日
本
就
被
那
些
獨
特

設
計
的
馬
桶
所
吸
引
。
廁
板
有
發
熱

線
保
暖
，
還
會
噴
出
不
同
方
向
及
大

小
的
溫
水
供
清
洗
；
吹
出
和
風
為
你

吹
乾
，
更
有
輕
音
樂
陪
伴
度
過
這
重

要
時
刻
。
廁
所
功
能
如
此
實
在
體
貼
入

微
，
很
合
乎
日
本
人
的
性
格
。

奇
怪
的
是
，
這
樣
先
進
的
馬
桶
並
沒
有

廣
為
其
他
國
家
所
模
仿
及
接
納
，
依
然
只

在
日
本
流
行
。
香
港
曾
有
推
廣
但
不
久
便

消
失
了
。
內
地
某
些
大
酒
店
也
有
，
但
並

不
普
及
。
其
實
在
衛
生
來
說
這
類
馬
桶
實

在
一
流
，
不
過
成
本
肯
定
很
貴
，
在
安
裝

上
也
較
複
雜
，
這
可
能
是
不
普
及
的
主

因
。
近
年
到
日
本
，
已
見
這
類
馬
桶
幾
乎

是
到
處
通
行
，
連
位
於
高
山
處
的
公
廁
也
用
。

不
過
，
日
本
洗
手
間
令
我
最
是
深
刻
的
是
衛
生
。

無
論
到
鄉
間
郊
野
的
廁
所
還
是
大
城
鎮
繁
忙
商
場
的

公
廁
，
每
一
廁
格
總
是
乾
乾
淨
淨
的
。
起
初
會
想
是

清
潔
工
的
功
勞
，
當
我
發
覺
從
沒
有
例
外
時
，
我
肯

定
這
是
每
位
用
廁
者
的
功
勞
，
只
有
每
一
個
人
都
習

慣
地
保
持
洗
手
間
清
潔
，
才
做
到
這
統
一
水
平
，
也

顯
示
出
優
良
的
國
民
教
育
。

反
觀
香
港
，
要
公
共
洗
手
間
保
持
衛
生
，
須
清
潔

工
人
不
斷
的
努
力
。
無
論
是
內
地
、
港
、
台
，
連
私

人
地
方
的
洗
手
間
內
，
都
常
見
提
醒
用
者
別
忘
沖
廁

注
重
清
潔
的
告
示
。
這
樣
不
停
地
要
教
育
，
其
實
很

醜
怪
。

別
說
臭
氣
令
鼻
孔
受
罪
，
濕
滑
的
地
面
令
心
理
厭

惡
，
屁
股
最
是
難
堪
。
廁
板
又
髒
又
濕
，
最
討
厭
是

見
到
廁
板
上
的
鞋
印
，
也
不
顧
及
其
他
人
。
有
時
為

免
屁
股
被
沾
污
，
只
得
坐
無
形
椅
，
實
在
累
人
。

中
國
人
愛
吃
，
放
入
口
的
常
是
價
值
不
菲
，
但
賺

取
高
利
潤
的
高
級
食
肆
後
門
的
廁
所
，
經
常
不
堪
入

目
，
出
入
的
對
待
簡
直
是
雲
泥
之
別
。

廁
所
衛
生
代
表
㠥
一
地
方
的
文
明
，
請
在
享
用
美

食
的
同
時
，
也
善
待
你
我
的
屁
股
，
做
個
文
明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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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馬
承
鈞

善待屁股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年
初
與
一
班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組
成
了

﹁
中
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研
究
會
﹂，
經
過

幾
個
月
的
醞
釀
和
籌
備
，
第
一
批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終
於
出
爐
了
。
先
介
紹
本
會
宗

旨
：
﹁
本
會
由
一
群
熱
愛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之
人
士
成
立
，
旨
在
傳
承
、
推
廣
及
弘
揚
源
於

中
國
的
世
界
級
及
國
家
級
﹃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Intangible
C
ultural

H
eritage

︶，
促
進
大
中
華

圈
海
峽
兩
岸
四
地
的
文
化
交
流
，
彌
補
常
規
基

礎
教
育
的
不
足
。
﹂
最
直
接
的
推
廣
活
動
就
是

出
版
和
舉
辦
免
費
講
座
。
香
港
政
府
原
本
要
設

立
文
化
局
，
可
惜
好
事
多
磨
，
好
在
我
們
民
間

組
織
要
推
廣
優
質
中
華
文
化
，
其
實
並
不
特
別

需
要
政
府
幫
忙
。
﹁
有
心
﹂
通
常
比
﹁
有
錢
﹂

更
有
效
率
。

現
時
我
們
日
常
鬆
散
地
提
及
﹁
文
化
遺
產
﹂

的
時
候
，
其
實
一
般
特
指
﹁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時
興
的
術
語
叫
﹁
非
遺
﹂。
為
甚
麼
要
強

調
﹁
非
物
質
﹂
呢
？
因
為
許
多
文
化
遺
產
真
的

沒
有
一
副
﹁
物
質
的
軀
殼
﹂。
例
如
：
音
樂
、
戲

劇
、
詩
歌
、
傳
統
武
術
，
以
至
許
多
我
們
不
曾

聽
聞
過
、
﹁
冷
門
﹂
得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傳
統

手
工
藝
技
術
等
等
，
必
須
有
人
正
在
表
演
的
時

候
，
﹁
她
﹂
才
存
在
。
不
似
﹁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如
萬
里

長
城
、
故
宮
等
，
任
何
時
候
都
有
實
物
可
以
欣
賞
見
識
。

說
到
獨
特
手
工
藝
，
我
們
香
港
這
個
彈
丸
之
地
，
起
碼
就

有
長
洲
飄
色
和
大
坑
火
龍
，
可
以
跟
其
他
國
家
級
﹁
非
遺
﹂

平
起
平
坐
。

本
年
度
第
三
季
將
有
三
場
免
費
講
座
在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舉
行
。
第
一
場
講
題
是
﹁
太
極
拳
的
站
樁
功
與
鬆
功
﹂，

副
題
是
﹁
養
生
與
技
擊
的
秘
密
﹂。
太
極
拳
是
否
真
有
技
擊

功
能
？
又
有
太
極
拳
迷
越
用
功
打
太
極
，
膝
蓋
就
越
不
靈

便
。
如
此
種
種
，
都
是
許
多
每
天
在
﹁
打
太
極
﹂
的
朋
友

很
關
心
的
話
題
。
我
們
請
到
年
青
資
深
導
師
梁
遠
光
先
生

從
養
生
和
技
擊
的
角
度
介
紹
楊
式
太
極
拳
。

第
二
場
由
我
負
責
，
講
﹁
以
廣
府
話
學
習
中
國
傳
統
詩

歌
散
文
﹂，
﹁
方
言
﹂
也
是
一
種
珍
貴
的
﹁
非
遺
﹂。
廣
府

話
是
粵
方
言
裡
面
的
﹁
普
通
話
﹂，
粵
方
言
是
現
代
漢
語
的

一
支
，
香
港
多
粵
籍
人
，
這
個
話
題
應
該
客
觀
地
了
解
和

討
論
。

第
三
場
是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交
流
了
。
請
了
峨
眉
宗
掌
門
傳

偉
中
宗
師
講
﹁
養
生
、
瘦
身
、
理
療
方
法
：
峨
眉
辟
穀
︵
節

食
︶﹂。
﹁
辟
穀
﹂
是
道
家
的
術
語
，
許
多
人
有
誤
解
，
以
為

非
常
神
化
。
原
來
古
時
的
修
行
人
跑
入
深
山
鍛
煉
，
食
物
供

應
經
常
不
足
，
﹁
辟
穀
﹂
無
非
是
﹁
節
食
﹂，
務
求
耗
用
最

少
的
食
物
而
繼
續
維
持
生
命
。
﹁
辟
穀
﹂
對
於
現
代
人
來

說
，
卻
有
另
外
的
實
際
意
義
。
現
代
城
市
人
普
遍
營
養
過

盛
，
毛
病
在
於
吃
得
太
飽
、
吃
得
太
好
，
美
食
總
是
利
口
不

利
腹
。
現
時
香
港
各
大
電
視
台
都
瘋
狂
推
出
飲
食
節
目
，
每

天
就
是
吃
、
吃
、
吃
。
近
幾
十
年
來
，
香
港
人
吃
得
比
父
祖

輩
好
得
太
多
了
，
餓
死
的
人
少
、
飽
死
的
人
多
。
﹁
副
產
品
﹂

是
糖
尿
病
、
高
血
壓
、
高
血
脂
等
舊
日
的
﹁
有
錢
人
富
貴
病
﹂

年
輕
化
，
甚
至
兒
童
化
。
有
人
甚
至
身
陷
暴
食
癡
肥
、
然
後

禁
食
瘦
身
的
重
複
惡
性
循
環
之
中
。

三場「非遺」講座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據
說
魯
迅
先
生
在
上
海
博
物
館
中
，
陳
列

有
一
本
剪
報
集
，
剪
貼
得
很
整
齊
，
還
親
筆

記
上
日
期
和
報
紙
名
稱
。
因
為
魯
迅
寫
的
雜

文
，
引
述
的
都
有
根
有
據
，
﹁
所
涉
事
實
，

剪
報
為
證
，
有
案
可
稽
﹂。
由
此
可
見
，
寫
作

隨
筆
或
雜
文
，
積
累
時
事
資
料
不
可
或
缺
。

我
每
天
都
要
閱
讀
好
幾
份
報
紙
，
每
月
都
要
批

閱
若
干
份
雜
誌
。
至
於
書
籍
，
買
的
多
於
看
的
，

現
在
看
過
的
，
只
佔
藏
書
中
的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因
為
雜
務
和
應
酬
太
多
，
精
力
有
限
。
每
到
各
處

書
肆
，
見
曾
在
報
章
雜
誌
介
紹
過
的
好
書
和
小

說
，
或
為
其
書
名
所
動
，
便
信
手
買
下
來
。
至
於

是
否
能
抽
時
間
閱
讀
，
以
後
再
說
。
特
別
是
小
說

類
，
買
來
的
小
說
，
十
本
大
概
只
看
過
一
本
而

已
。因

為
寫
作
所
需
，
我
也
需
要
剪
報
。
但
現
在
影

印
方
便
，
乾
脆
影
印
一
份
存
檔
，
懶
得
提
起
剪
刀
或
㜚
刀
。

而
且
劃
一
整
齊
，
當
然
絕
不
會
加
以
剪
貼
。

有
人
說
，
現
在
電
腦
搜
索
資
料
方
便
，
何
必
剪
報
或
者
影

印
這
麼
麻
煩
？
是
的
，
剪
報
和
影
印
是
個
十
分
老
土
的
做

法
。
但
是
我
這
個
老
人
家
，
使
用
電
腦
十
分
笨
拙
，
至
今
連

個i-P
hone

也
運
用
得
不
大
順
當
。
有
時
要
找
一
些
資
料
，
還

要
讓
秘
書
在
互
聯
網
上
搜
索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
我
的
寫
作

靈
感
，
往
往
是
在
看
到
某
些
新
聞
或
資
料
後
油
然
而
生
的
。

不
是
主
題
先
行
，
然
後
才
去
搜
集
資
料
。
因
為
我
寫
的
並
不

是
學
術
論
文
，
而
是
時
事
評
論
及
生
活
隨
筆
，
總
是
有
感
而

發
，
發
而
為
文
。
那
麼
這
個
﹁
有
感
﹂，
其
泉
源
大
多
是
報
章

雜
誌
。
因
為
報
紙
雜
誌
的
材
料
，
是
鮮
活
的
，
正
是
寫
時
事

評
論
和
生
活
隨
筆
的
主
要
來
源
。
這
是
資
料
引
起
話
題
，
而

不
是
﹁
主
題
先
行
﹂
的
寫
作
思
路
。

﹁
主
題
先
行
﹂
的
寫
作
是
有
的
，
但
不
多
。
﹁
主
題
先
行
﹂

的
思
想
該
是
蓄
意
已
久
，
不
吐
不
快
。
於
是
要
搜
集
材
料
，

形
成
若
干
觀
點
，
再
鋪
述
論
據
。
這
時
候
，
更
要
把
先
前
儲

備
的
剪
報
等
等
翻
出
來
。
很
可
惜
，
我
的
整
理
能
力
太
弱
，

剪
報
和
影
印
件
亂
放
，
要
用
的
時
候
，
東
找
西
覓
，
就
是
找

不
到
。
結
果
只
好
央
秘
書
在
網
上
為
我
張
羅
了
。

剪報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做
女
人
，
如
果
做
到
像
她
那
麼
樣
，
真
是

不
知
羞
恥
。

英
國
著
名
作
家
、
傳
媒
人
愛
維
娜
．
嘉
莉

(E
dw
ina

C
urrie)

，
在
兩
位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和
馬
卓
安
執
政
期
間
，
她
擔
任
內
閣
閣

員
，
一
度
升
至
衛
生
大
臣
一
職
。
十
年
前
嘉
莉
出

書
︽
愛
維
娜
．
嘉
莉
的
日
記1987—

1992

︾，
大
爆

當
年
政
壇
內
幕
；
其
中
最
轟
動
的
內
容
，
是
她
自

揭
與
馬
卓
安
有
一
段
長
達
四
年
的
婚
外
情
。

馬
卓
安
並
不
否
認
。
但
他
認
為
，
此
段
戀
情
是

他
最
引
以
為
恥
的
一
件
事
。

舊
情
郎
如
此
﹁
薄
倖
﹂，
嘉
莉
惱
羞
成
怒
，
過
去

十
年
來
不
斷
地
﹁
唱
衰
﹂
馬
卓
安
，
以
此
報
復
洩

恨
。
最
近
她
接
受
報
紙
訪
問
時
又
重
提
舊
事
，
她

說
，
她
對
馬
卓
安
的
妻
子
諾
瑪
一
點
也
不
覺
得
殘

忍
和
內
疚
。
﹁
如
果
家
庭
生
活
完
美
，
丈
夫
又
怎
會
出
軌
？
﹂

她
說
。

今
年
六
十
五
歲
的
嘉
莉
強
調
，
任
何
男
女
一
旦
陷
入
情

網
，
都
會
沖
昏
頭
腦
，
不
會
顧
及
其
他
人
的
感
受
。
﹁
我
不

認
為
自
己
對
他
人
的
婚
姻
負
責
任
。
如
果
有
內
疚
感
，
就
不

會
去
做
。
﹂

嘉
莉
恥
笑
馬
卓
安
年
輕
時
讀
書
不
多
，
十
六
歲
就
出
社
會

謀
生
。
因
此
，
他
對
自
己
沒
信
心
，
對
別
人
更
沒
信
心
；
尤

其
是
專
家
的
建
議
，
他
聽
不
懂
，
也
不
願
意
去
聽
。

堂
堂
一
國
之
相
，
竟
被
舊
情
人
如
此
奚
落
，
情
何
以
堪
？

馬
卓
安
落
台
後
生
活
低
調
，
沉
迷
板
球
運
動
。
記
得
一
九

九
七
年
香
港
回
歸
當
晚
，
英
政
府
在
白
廳
舉
行
宴
會
，
現
場

直
播
香
港
移
交
過
程
。
眾
官
員
都
列
席
了
，
獨
欠
馬
卓
安
。

他
是
不
可
能
缺
席
的
，
彭
定
康
由
他
派
去
香
港
，
他
總
要
看

到
完
場
落
幕
吧
？
據
悉
，
當
晚
馬
卓
安
去
了
看
板
球
賽
。

而
嘉
莉
的
大
作
︽
愛
︾
被
列
為
英
國
一
百
部
暢
銷
書
之

一
。
她
名
利
雙
收
，
與
現
任
丈
夫
及
兩
女
兒
居
住
鄉
間
大

宅
。
嘉
莉
的
第
一
段
婚
姻
維
持
了
二
十
五
年
，
因
日
子
平
淡

沉
悶
，
﹁
生
活
不
完
美
﹂
導
致
離
婚
收
場
。
﹁
婚
外
情
好
像

是
香
料
，
令
你
的
生
活
增
添
情
趣
。
﹂
她
說
。

但
願
嘉
莉
的
丈
夫
在
外
間
﹁
包
二
奶
﹂，
她
才
會
感
受
到
切

膚
之
痛
。

情 婦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時
光
荏
苒
，
壬
辰
龍
年
﹁
立
冬
﹂

將
至
。
情
濃
金
秋
，
有
朋
自
北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由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
文
史
和
學
習
委
員
會
主
任
陳
福

今
率
領
的
﹁
港
澳
地
區
文
史
資
料
徵

集
工
作
﹂
考
察
團
上
周
來
港
，
行
程
四
天
，

考
察
活
動
安
排
得
密
密
麻
麻
。
甫
抵
機
場

後
，
旋
即
與
港
區
部
分
常
委
和
文
史
資
料
工

作
小
組
座
談
，
交
換
意
見
，
氣
氛
相
當
融

洽
。在

港
考
察
團
曾
參
觀
浸
會
大
學
當
代
中
國

研
究
所
和
香
港
大
學
饒
宗
頤
博
物
館
，
並
參

觀
一
國
兩
制
研
究
中
心
。
在
港
行
程
全
是
公

幹
，
幾
乎
沒
有
一
刻
是
私
人
時
間
，
莫
道
是

逛
街
購
物
。
此
文
見
報
時
，
陳
福
今
團
長
一

行
正
在
澳
門
考
察
。
全
國
政
協
在
澳
門
同
樣

有
政
協
澳
門
文
史
資
料
工
作
小
組
。
原
政
協

常
委
、
文
史
和
學
習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吳
福
熱

情
款
待
故
友
。
久
未
見
吳
福
這
位
老
前
輩

了
，
藉
此
機
會
在
此
向
吳
福
大
哥
問
好
！

考
察
團
一
行
皆
為
鴻
儒
、
文
史
專
家
。
原
國
務
院
副

秘
書
長
、
現
任
文
史
學
習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崔
占
福
先

生
，
原
全
國
政
協
報
社
長
、
現
任
中
國
政
協
文
史
館
館

長
趙
珩
，
還
有
文
史
學
習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張
燕

妮
和
辦
公
室
幹
部
曲
元
。
隨
行
的
還
有
秘
書
蔣
春
芳
副

巡
視
員
和
秘
書
袁
紅
憲
。
團
長
陳
福
今
在
與
港
區
部
分

政
協
常
委
和
文
史
學
習
委
員
座
談
時
，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深
深
地
打
動
了
他
們
的
心
，
陳
團
長
更
再
三
肯
定
了

港
區
委
員
在
履
行
政
協
委
員
職
責
，
特
別
是
對
文
史
資

料
搜
集
和
編
輯
出
版
兩
本
史
書
式
的
書
所
作
的
貢
獻
。

陳
團
長
特
別
提
到
剛
啟
用
的
中
國
政
協
文
史
館
凝
聚
了

政
協
委
員
的
智
慧
和
心
血
，
其
中
包
括
港
區
多
名
政
協

委
員
出
錢
出
力
。
崔
占
福
副
主
任
還
謙
恭
地
說
：
﹁
懷

㠥
感
恩
之
心
而
來
。
﹂
我
很
受
感
動
，
十
分
認
同
﹁
常

懷
感
恩
之
心
，
正
是
有
福
之
人
。
﹂
作
為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有
必
要
認
識
人
民
政
協
文
史
資
料
包
括
人
民
政
協

制
度
和
建
設
以
及
責
任
與
目
標
。
從
這
個
集
徵
集
、
收

藏
、
研
究
、
展
示
與
交
流
於
一
體
的
文
史
館
，
讓
參
觀

者
透
過
數
億
字
的
文
史
資
料
、
圖
片
、
藏
畫
以
及
音
像

等
學
習
、
感
悟
、
了
解
人
民
政
協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執
政

下
的
民
主
建
設
，
民
主
制
度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和
所
起

作
用
。
期
待
政
協
文
史
館
大
門
為
廣
大
人
民
群
眾
而

開
，
為
香
港
同
胞
而
開
，
﹁
交
流
自
在
﹂
正
是
很
好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基
地
。
其
實
，
在
香
港
也
可
以
爭
取
興

建
政
協
文
史
館
，
增
強
香
港
文
化
底
蘊
。

文史館
思　旋

思旋
天地

最
近
的
互
聯
網
上
紅
了
一
個
詞
：
﹁
中
國

式
﹂，
嚴
格
地
說
來
，
它
其
實
是
一
個
句
式
，

﹁
中
國
式
×
×
×
﹂，
意
思
嘛
，
暫
且
理
解
為
普

世
行
動
具
有
了
中
國
特
色
。

比
如
說
﹁
過
馬
路
﹂，
這
也
是
造
就
﹁
中
國
式
﹂

一
詞
躥
紅
的
根
源
。
話
說
某
日
，
有
個
名
為
﹁
這
個
絕

對
有
意
思
﹂
的
網
民
在
一
條
微
博
中
說
：
﹁
中
國
式
過

馬
路
，
就
是
湊
夠
一
撮
人
就
可
以
走
了
，
和
紅
綠
燈
無

關
。
﹂
句
子
雖
短
，
引
起
的
共
鳴
卻
是
巨
大
的
，
一
天

之
內
該
微
博
被
十
萬
網
民
轉
發
，
並
由
此
引
發
了
﹁
中

國
式
﹂
的
陋
習
發
掘
潮
以
及
公
民
素
質
乃
至
國
家
建
設

的
大
討
論
。

在
﹁
中
國
式
排
隊
﹂、
﹁
中
國
式
擠
地
鐵
﹂、
﹁
中
國

式
作
業
﹂
等
姊
妹
篇
中
，
最
引
人
關
注
的
是
﹁
中
國
式

接
孩
子
﹂，
其
風
頭
不
亞
於
﹁
中
國
式
過
馬
路
﹂。
意
思

是
講
中
國
家
長
普
遍
﹁
熱
愛
﹂
接
送
孩
子
上
下
學
，
有

的
一
接
十
幾
年
，
十
七
歲
的
大
兒
子
一
米
八
三
了
還
在

被
接
送
，
而
每
逢
學
校
上
學
放
學
，
校
門
口
烏
泱
泱
擠
的
都
是
長

輩
以
及
長
輩
的
車
，
吵
嚷
聲
混
㠥
鳴
笛
聲
，
學
校
立
馬
變
了
菜
市

場
。
放
眼
環
球
，
這
陣
勢
似
乎
確
為
中
國
獨
有
，
所
以
冠
以
﹁
中

國
式
接
孩
子
﹂。

無
論
是
﹁
中
國
式
過
馬
路
﹂
還
是
﹁
中
國
式
接
孩
子
﹂，
不
少
煞

有
介
事
的
專
家
、
媒
體
都
因
此
而
對
公
民
素
質
大
開
炮
。
一
會
兒

抨
擊
說
是
僥
倖
心
理
作
祟
，
一
會
兒
說
是
從
眾
心
理
作
怪
。
又
說

國
人
規
則
感
集
體
淡
漠
，
又
說
國
人
公
民
意
識
集
體
缺
失
。
話
說

得
沒
錯
且
漂
亮
，
但
說
這
話
的
肯
定
不
是
老
百
姓
。
就
問
您
一

句
，
您
真
過
過
中
國
馬
路
嗎
？

當
一
條
幾
十
米
長
的
馬
路
，
綠
燈
只
有
十
幾
秒
，
中
間
還
有
兩
條

右
拐
車
道
跟
您
搶
路
；
當
您
緊
趕
慢
趕
還
是
在
紅
燈
亮
時
被
困
在
馬

路
中
間
，
而
近
旁
的
機
動
車
沒
有
一
輛
會
讓
行
人
先
行
時
，
敢
問
作

為
一
個
弱
勢
群
體
的
行
人
甲
，
您
除
了
團
結
路
人
乙
丙
丁
、
隨
㠥
大

流
兒
過
﹁
霸
王
路
﹂
外
，
還
能
有
什
麼
其
他
的
辦
法
到
達
街
對
面

嗎
？
而
作
為
一
名
中
國
家
長
，
有
位
網
友
說
得
好
，
除
了
那
些
表
面

上
的
安
全
問
題
、
獨
生
子
女
問
題
外
，
在
所
有
家
庭
成
員
世
世
代
代

都
不
得
喘
息
的
制
度
裡—

—

孩
子
不
停
學
習
，
大
人
不
停
工
作
，
沒

錢
沒
假
沒
觀
念—

—

只
有
接
送
孩
子
的
這
一
路
，
才
是
真
正
的
﹁
親

子
時
刻
﹂，
換
句
話
說
，
熱

愛
接
送
是
因
為
貪
戀
這
一

刻
。所

以
，
﹁
中
國
式
×
×

×
﹂
的
背
後
，
其
實
是
中

國
式
生
存
的
一
種
無
奈
，

而
各
位
專
家
在
品
評
中
國

式
問
題
的
時
候
，
能
不
能

先
考
慮
一
下
中
國
的
百

姓
？ 中國式生存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多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是懸在中國作家
心中一個不可逾越、酸苦難言的「坎」。愛者捧其
為圭臬，恨者對其不屑一顧。這種典型的「酸葡
萄」情結壓了國人幾十年。
今天，一直與中國作家擦肩而過的文學大獎終

於花落神州，當10月11日晚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
山東作家莫言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陸本
土作家時，國人的驚喜與振奮不言而喻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對於中國和世界文學界而

言，這自然是一個劃時代的節日，它說明中國文
學已贏得世界的關注與尊重，也表明中國作家經
受住了世界的考驗，它也再次證明了文學的本土
性至關重要——正所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
面對這樣一個令國人喜形於色津津樂道的特大

喜訊，當事人卻表現得相當低調和淡然，得知獲
獎的第一時間，莫言正在山東高密老家晚餐，一
位朋友看到電視新聞告訴他的，莫言自然很驚
喜，畢竟有那麼多比他年長、優秀的中國作家在
排隊等候這一殊榮呢。但旋即他就覺得「很惶
恐」，得知宣佈獲獎的翌日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書
店賣掉700本他的作品，國內許多書店莫言的書也
被搶購一空時，他立即靜下心來。
他對蜂擁而至的各路記者說，獲獎並沒有值得

特別興奮的地方，要盡快從喧囂熱鬧的狀態中走
出來投入寫作。大家都該幹嘛幹嘛去。他還調侃
道：「只怕以後要花很多時間應付媒體了」。這話
也與莫言二哥管謨欣之言不謀而合，管謨欣說：
「莊稼人走出去了，寫了一些文章，沒什麼大不了
的事兒！」 莫言對他的競爭對手日本作家村上春

樹評價頗高，說村上春樹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作
家，他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細想之，莫言的問鼎諾獎並非突然，是實力與

機緣的巧合，也是中國文學的必然。從少年時代
起，莫言就醉心於讀書，甚至用義務「推磨」換
取鄰居家的書來看。他愛聽老人們講述各種民間
傳說和鄉間故事，達到廢寢忘餐的地步，這一切
令人想起另一位山東大作家、清代人蒲松齡。部
隊轉業後莫言有幸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深造，上
世紀八十年代以《紅高粱》一炮打響時，就受到
世界文壇的看重，後來陸續推出《四十一炮》、
《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蛙》等11
部長篇小說，基本上每部作品都榮膺獎項，僅國
際大獎就有四五個。
長期以來對諾獎說三道四、指責洋人對中國文

學戴有色眼鏡的人，現在該寬心了。平心而論，
諾貝爾文學獎畢竟是百餘年來全球文學的最高獎
項，能問鼎諾獎者無疑是世界級文學大師。事實
上瑞典文學院很早就關注中國作家了，莫言若沒
有《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
等作品被瑞典文壇看重，斷不會有今天的殊榮。
今年在瑞典成功出版的《生死疲勞》在哥德堡書
展上大受青睞。莫言作品獲獎頗豐，2009年出版
的《蛙》於2011年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正是
這本《蛙》進入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視野，最終
一舉奪魁。
此番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的頒獎詞是：

「莫言混用幻想、現實、歷史和社會的各種視角，
創造了讓人聯想到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複雜
世界，但同時他的作品也和中國的古老（old）文

學和口述（oral）文學的傳統有別」。莫言本人對
這一詮釋基本肯定，又認為略嫌準確。
莫言是這樣推測獲獎原因的：「我想最主要的

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學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
予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
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
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
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
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
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我想，莫言的這番
解讀，對於任何一位有志向的中國作家而言，應
該有普世意義。
莫言是睿智的，也是率真的，他說，這是一個

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網絡讓他得知許多人喜歡
他的作品，也有許多人不愛他的作品，「這是一
個認知自我的很好機會，自己彷彿經歷了一場洗
禮。」可貴的是，他認為無論挺他或批評他的網
民都有他們的道理，他在微博上說：「感謝朋友
們對我的肯定，也感謝對我的批評。在這個過程
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自己」。
莫言又是務實的，更是坦誠的，央視「面對面」

記者董倩連夜赴魯採訪他時問他：「您幸福嗎？」
莫言答曰：「我不知道，我從沒考慮過這個問
題。」「為什麼呢？」他反問：「我壓力很大，憂
慮忡忡，能幸福嗎？」他認為，現在的「莫言熱」
很快就會過去，文學的相對邊緣、落寞，沒什麼
不好。
我很為莫言的淡定高興，朋友問他該如何慶祝

一下時，農家出身的莫言非常傳統，他說：「沒
什麼，明天我會和家人一起包餃子吃，我最愛吃

餃子。」一位即將領取800萬瑞典克朗（約720萬
元人民幣）的中國作家，要以最傳統的「民間美
食」犒賞自己和家人。諾獎評審委員會稱「莫言
將魔幻主義與民俗小說、歷史與現代完美融合」
了，此刻在莫言的老家高密「東北鄉」，瑞典克朗
與中國水餃「完美融合」了。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必然性，莫言此番成為

新科諾獎得主，除了是其文學造詣的實至名歸，
也是中華崛起和國力與日俱增、中國文學和中華
文明走向國際的結果，莫言的作品正好擔當了西
方了解中國的窗口。當然，就中國當代作家群而
言，莫言的獲獎也有其偶然性。正如莫言自己所
言：「中國優秀作家、優秀作品非常多，只是這
屆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比較青睞我，要是換一批人
當評委的話，也許別的中國作家就會獲獎。」
與其說這是莫言的謙辭，毋寧說是他的心聲！

或許，正是這種淡定與灑脫，成就了莫言今天的
榮耀，也讓國人從此能以平常心面對諾獎了。

諾獎緣何垂青莫言？

■中國式過馬路。 網上圖片

■莫言

資料圖片


